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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六安
(2009年国庆节)

为问何居，大别山阴，淠左六安。爱
三川①汇聚，奔流万古；双锥②并峙，耸
秀千年。地控江淮，山环英霍，自古皋城
贯北南。堪怜处，则霞飞鹭舞，桃坞晴烟。
人言沧海桑田。话历史今人越古贤。

有南山六库③，流金泻玉；北淮一控④，息
浪安澜。广厦摩云，通衢织网，覆地翻天六
十年。登高望，叹秋风又是，换了人间⑤。
注：①三川，即六安境内的淠河、史

河、杭埠河。
②双锥，即六安城区多宝庵塔、观音

寺塔，俗称北门锥子、南门锥子。
③南山六库，特指坐落在大别山区

的佛子岭等六大水库。
④北淮一控，特指临淮岗洪水控制

工程。
⑤借用毛泽东名句：“萧瑟秋风今又

是，换了人间”。

念奴娇·金安山水随想
(2017年4月23日)

江淮四月，雨晴时，且到皋南游足。
话说金安形胜地，山水画廊一轴。石笋擎
苍，嵩寮枕翠，响水萦松竹。鸡鸣山下，流
莺啼绿茶谷。
见证沧海桑田，洪山石窟，无语而庄

穆。千古兴亡成败事，留与青山凭读。毛
坦晴楼，南湖湿地，美了时人目。夕阳烟
里，谁见田边归牧？

贺新郎·雪中望裕安畅想
(2018年冬)

浩荡风凌冽，暗长空，濛濛飞絮，冻
云崩屑。龙爪新桥①成幻境，双塔②依稀
辨别，淹没在、万千楼阙。雪霁云开星月
朗，看琼田玉鉴何澄澈。临此景，心头热。

将军故里③风云阔。忆赤旗，尽染血

色，迎风猎猎。抖擞愚公移山志，又造横
排奇绝④。跨屏障、往来高铁。茶谷葱茏
诗意远，听白鹅一唱云霄彻。还果岭，脆
桃撷。
注：①淠河在六安城区一段左岸有

上龙爪石、下龙爪石，此间新建有几座跨
河大桥。
②指六安城区的多宝庵塔、观音寺

塔。
③裕安区是全国十大将军县之一，

有保存完好的苏维埃时期的独山革命旧
址群。
④指位于裕安区苏埠镇的淠史杭灌

区之淠河灌区的渠首控制性工程——— 横
排头渠首枢纽工程。

念奴娇·叶集吟(新韵)
(2024年7月20日)

豫吴望处，有红墩遗址①，史痕如
诉。会馆商衢通九省，此是“未名”乡故
②。赤帜高擎，平岗切岭③，浩气开天幕。
古来今往，几多文曲星布。

秉信革故趋新，木麻古驿，灯火连宵
曙。果岭霞飞翻锦浪，家具九州争鹜。柳
线裁云，羊羹沸雪，广厦新城塑。徽风淮
韵，一川流去今古。
注：①即红墩寺遗址，坐落在叶集区

姚李镇，是皖西地区最早的人类文明遗
迹之一，距今约6000年。
②著名的“未名社”6位发起人中有4

位是叶集人：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
丛芜。

③赤帜高擎：叶集是皖西革命根据
地重要组成部分，走出杨国夫、陶勇等8
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平岗切岭是淠史杭
灌区建设工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咽喉工
程，位于史河总干上。1958年10月动工，
1959年4月组织5万民工开展平岗切岭会
战，只用8个月就完成原计划3年的工程，
形成一道深25 . 6米、宽60米、长约3公里
的人工峡谷，塑造出“自力更生，顽强拼
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切岭精神。

望海潮·舒城
(2014年11月)

周郎生地①，公麟归宿②，舒城自古
风流。杭埠纳英，桃溪毓秀，丰饶百里青
畴，南向是佳游。看龙眠雾锁，佛顶云浮；
万佛湖中，七门堰口，竞车舟。
文人墨客同讴。赞公园绿盛，广场红

稠。商贾纵横，檐甍栉比，殷繁望眼全收。
明月宴宾楼。正霓虹焕彩，攒动人头。都
道江淮形胜，长客总淹留。
注：①三国名将周瑜出生于舒城县。
②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是舒城人，致

仕(即退休)乞归后返家乡龙眠山居住，画
有《龙眠山庄图》。

沁园春·霍山
(2015年5月)

南岳山头，佛子岭上，衡山国中。望
一河远去，沙洲灿烂；千峦叠列，林海葱
茏。白马雄盘，铜锣峭立，大别群峰拄碧
空。又佳日，引文人墨客，游兴正浓。

从来潜霍贫穷。现惊叹山城万象荣。
展东西十里，园林竞秀；北南九路，楼宇争
锋。“迎驾”驰名，“应流”风劲，石斛黄芽霍
玉丰。星月下，正摩肩接踵，酒肆灯红。

八声甘州·金寨
(2015年1月28日)

看云涛滚滚挟风来，荡胸漫山川。揽千
峰万壑，苍苍莽莽，瑰丽无边。更嵌平湖百
里，一色碧如蓝。奇伟天堂寨，仙境人间？
记得枝枝斑竹，点工农怒火、立夏烽

烟。忆雄师南下，雪舞战旗妍。敢牺牲、英
雄十万，祭英灵、浩气贯长天。金家寨，正
云腾起，凤翥翩跹。

永遇乐·霍邱
(2025年8月10日)

淮岸珠明，两湖波阔，一陂涵秀①。
农事南田，渔歌北水，物阜民丰厚。汲沣
缚练，临淮铸钥，更镇洪魔俯首。看西山，
钢花飞溅，时映漫天星斗。
文旌猎猎，诗群济济，竞写蓼城新

旧。纸剪春晖，泥抟笑靥，淮调拖腔溜②。
柳编经纬，烙画明暗，巧绘人间锦绣。待
重谱、水云长调，钧天共奏③。
注：①两湖、一陂，即霍邱县城东湖、

城西湖以及水门塘(古称大业陂)。
②淮调拖腔，指霍邱民歌唱法，其与

剪纸、泥塑、柳编、烙画等共同构成霍邱
县非遗矩阵。
③钧天共奏，钧天语出《列子·周穆王》：

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居所。
奏即演奏。后世
以“钧天”“钧天
广乐”“钧天奏”
指天帝所居的中
央之天及其仙
乐。这里引申喻
指共同奏响新时
代之盛世雅音。

行吟六安山水间
唐云洲

杂木院子

如此喜欢杂木
枝丫里藏着鸟鸣
我迟迟未着墨的画板上
一截枯枝 开始返青

再不要于人群里哭
低声告诉海棠
有时它应我一树花开
有时它把痛 埋进沉沉暮色

我不需要拥有响亮的名字
只愿今生低垂地活着
像一只猫 蜷缩在树荫下
假装从未被叫醒

西窗

每个下午 阳光
从西窗外穿过肩膀
我就从座椅上站起身
给玻璃茶杯续点热水

这该死的坐西向东
日影 总在黄昏才兜转过来
让本该一个人的静坐
又添晚烟

想把自己交给南山
想把茅岭路每天走一遍
这些参差的妄念
飞鸟一样 从窗前划过

大多时候 我只能坐在窗下
把一本旧书翻了又翻
像墙角那只蓝瓷花瓶
强忍开花的欲望 隐姓埋名

与友人书

你的山河远阔 我抵达不了
我只有文字发出微光
不过是 风吹蒲公英的足距

我的慢耕山房 你踏雪来吧
素衣鼓琴 随你
唱弱不禁风的小曲 随你

累了 就和那棵松靠在一起
和未眠的梅花围坐一起
他人之事不说也罢 说只说
岭上西风 催老朱颜

我们这些依靠文字取暖的人

只适合在暗夜里燃烧
你来 夜半煮酒
你去 天涯比邻

出走半生

并没有那么美好 年过半百
从故乡出走半生 我仍驻留在
离家不足百里的小城

五谷不分 也了无浪漫
日常独坐的 只有一把木椅子
它淋了无数场雨 正慢慢老旧

灯笼花和蓝雪花 是老邻居了
游泳归来 我常常依着花架读书
或泡一杯霍山黄芽 与日暮对饮

偶尔也会去屋顶 仰望夜空
那些遥远深邃的梦 微如星辰
却一直闪闪发光 恒久不息

登山有感

傍晚时分 开始登山
尾随一朵白云 走到南山之南
好像有风来接我 俯身树梢

我并非独自一人 随行者众多
道旁的野百合 归巢的灰喜鹊
以及碎在水波里的 花影和星星

到那块青石我就停下 与黄昏对坐
低头是小城霍山 灯火可亲
举头是南岳古刹 心有神明

修篱日记

慢耕山房空着半分地
我要去山上 挖几棵苍术来种
或者一丛半夏 三两株桔梗

小时候 母亲用这些草药
帮我换回语文和算术课本
如今我想用这些药草 唤回母亲

雨水

绿梅刚开一半 你来叩门
给晾衣绳打个结
洗手 作羹汤去

鸟鸣推推搡搡 虚掩门外
它们一定是瞒着风
今晚 衔来雨声

衣柜在生活里最为常见，但福利
院里的衣柜不是人人都见过。这里的
衣柜，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木头柜子。
每个孩子的生活室里，总有一面墙被
妥善改造成顶天立地的衣柜，浅黄色
柜门被细心贴了彩色标签———“上
衣”“裤子”“毛巾”，字是护理员妈妈
们写的。要是衣柜宽绰，最底下那格
准是“玩具角”，塞满洗得软乎乎的布
偶、缺了个轮子却还能跑的小车，那
都是孩子们舍不得丢的宝贝。我总爱
蹲在衣柜前看，这整面墙的柜子，像
个会藏故事的百宝箱，把福利院的暖
都收在里头。

衣柜里的每件衣服，都浸润着甜
蜜的时光。院里的孩子打小在这儿长
大，爬爬服沾过院里的青草汁，开裆
裤蹭过滑梯的木棱，运动服上还留着
跑跳时沾的泥点——— 这些衣服都不是

“独一份”的，哥哥姐姐穿小了，护理
员妈妈就洗得干干净净，晒得蓬蓬松
松，叠进下一格，等着弟弟妹妹长大
穿。妈妈们总会在搓洗衣服时感慨：

“我家宝宝的衣服还没穿旧就已经小
了，等你家宝贝长大了，我拿给你！”
这时候，你总会听到一旁的孩子说：

“我早就喜欢上姐姐的那条漂亮的裙
子了，我要穿。”福利院的孩子们生活
在一起，胜似一家人，衣柜里的衣服
满满当当，记录着他们成长的痕迹。

这衣柜里也盛着妈妈们沉甸甸的
心思。护理员妈妈们总说“衣柜摆得
整齐，日子过得才舒心。”每到换季，

妈妈们就会一顿忙活，每天天不亮就
来整理，上衣区、裤子区、袜子区，每
件衣服都有了着落。有次我看见王妈
蹲在衣柜前，拿着针线给一件小毛衣
缝袖口——— 那是去年冬天给小馨织
的，今年小馨长高了，袖口磨得有点
毛。她戴着略大的眼镜，指尖在毛线
里穿梭，嘴里轻声念叨：“再缝两针，
天冷了穿正好。”衣柜里的衣服叠得
方方正正，像一块块温温的豆腐，每
一格都摆得整整齐齐，连衣角都捋得
平平整整。这哪是在整理衣服啊，是
把对孩子的疼惜都收进了这柜子里。

其实，衣柜门一打开，露出来的何
止是衣服。最顶上的格子里，说不定
放着妈妈们珍藏的画，那是孩子们用
歪歪扭扭的画笔画了两个牵手的人，
旁边备注着“妈妈和我”；玩具格里的
玩偶背后，缝着一个小小的名字牌，
那是某个孩子最爱的“阿贝贝”；甚至
衣柜门板上，还有妈妈们轻轻划的小
记号，每一道都是孩子们长高的痕
迹。

这就是福利院的衣柜，装着衣服，
装着玩具，装着孩子们悄悄长大的印
迹。福利院里的
暖，藏在这一格
格的衣服里，藏
在妈妈们叠衣
服的指尖上，藏
在孩子们指着
旧裙子笑的眉
眼间。

在慢耕山房(组诗)
郑汉臣

风揉秋光晕
三两芦苇荡
落日吻远山
余晖漫过岗

八月的魔都上海，骄阳似火，热气腾腾。然
而，因为一个人、一份情，我沉浸在沁人心脾的
融融春风中。

七月份，老伴在体检中意外发现身体出了
点状况，依照安医大和省立医院两位专家的建
议在中科大附属医院做了手术，病理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切除的实性包块是恶性的，这就意味
着还需要进行后续治疗。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陷入恐慌，方寸大
乱，上网查阅相关信息，这种病例治疗研究在北
京、上海等著名医院很是前沿，其中上海复旦大
学Z医院的W教授是这一领域的顶尖级领军人
物，并在国际医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可是，这样
的知名专家都是稀缺资源，要联系上他或者挂
上他的号谈何容易！我只得背着老伴暗自对网
兴叹。

忽然想起在复旦大学工作的老乡李元红。近
些年来，通过老家洪集文化交流平台了解到，她
负责复旦大学教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社会交际广
泛且非常活跃，极有可能与W教授有业务上的往
来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没想到她在第一时间就做了回复，说虽然不认识
W教授但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他，并让我把老
伴的身份证及相关信息传给她，由她来帮我们预

约。这，真是天降的大惊喜！正在手术恢复期的老
伴苍白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按照我们提供的大致时间段，元红随即通
过自己的朋友圈联系到了W教授。收到医院窗
口发来的预约短信通知，一股温暖的乡亲情在
我的心底涌动。当我向她表示感谢时，她却极为
恳切地回道:“不客气，老师！”
在陪同老伴启程去上海的那一天，元红又

发来短信，询问出发时间、陪同人员、所乘车次，
并表示要安排接车与入住宾馆，当我一一告诉
她都由孩子网约停当了，她才回复道:“好吧，这
样，我就放心了！”
元红是个大忙人，她的日程本来排得满满

的，上周末刚从香港学术交流返沪，这周一又要
出沪去企业洽谈科研成果转化业务，周四还要
飞往日本。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刚入住预订的酒
店，她却打来电话说过来看看，让我发个定位给

她。这大中午头的，哪能再忍心让她未能午休而
在大马路上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呢，可是她执意
要过来，语气十分恳切。虽然近四十年未得相
见，但在酒店大堂出出进进的人群中，她远远地
就向我招手，我也一眼认出了她，一头齐耳的短
发，一身朴素的衣裙，似乎还是我记忆中笑意盈
盈的模样。上楼入了房间，她顾不上喝一口我递
上的茶水，只是一个劲地安慰我老伴，说有顶级
专家W教授的治疗，身体很快会好起来的，并一
再对她因有公务急办无法陪同问诊而表示愧
疚。由于停车时间限制，她只停留了几分钟，和
我们说了一番话，慢声细语的，轻轻柔柔的，但
我和老伴还有陪同的小女的心都拂过了丝丝缕
缕的春风。

“真的感谢李主任，要不是她，还不知道啥
时候才能预约上这专家门诊的号呢！”在送别元
红后，老伴一脸感激地跟我叹道。但是我心里清

楚，李元红不只是复旦大学教科研成果转化中
心的负责人，也不只是复旦大学驻四川成都研
究院的副院长，她还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倡
导者与躬行者，像千千万万的志愿者一样捧着
一颗真诚的爱心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尽其全力，
竭其所能帮助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求助者，以
在她看来的“小事一桩”解救别人于困厄之中，
她更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形象大使或代言人。

老伴看诊的那一天，元红人在外地工作，心
却仍惦记着我们，不时发来短信询问进展情况，
有没有遇到棘手的问题。她还真是料事如神，刚
按程序在窗口挂号的时候就出现了麻烦，系统不
显示老伴的预约信息，连换了几个窗口依然如
此，工作人员要我们到办公室查询，得到的结果
是身份证号码与患者不符，估计是预约时输入信
息出错，给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重预约”，这冰
冷的三个字简直让我们无奈到崩溃。而元红恰在
这时给了我们信息指示，并提供了G院长的电话号
码，让我直接跟她进行有效沟通，并安慰我们说

“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果然，G院长要求我们
到后台更改信息并激活，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实
话实说，如若没有元红的“遥控”，我们这些未曾经
历过的人真是茫然无措，陷入困境，难怪老伴一迭
连声地感叹“好人！好人！真是好老乡！”。

是的，身在异地，有知冷知热的乡亲，为你
摆脱陌生、孤独与无助，何其幸运啊！这是我真
真切切体验与感受到的，我想那许许多多的受
助者也一定与我同感。

李元红总说我是她的“老师”，但我并不以
为她是我的“学生”，倒更觉着她是老家的一个
小妹妹，带着光，散发着热，氤氲着怡人的春
风，——— 不，她应该是我的老师，是我心生敬意
的老师。
在夜上海，在人头攒动的黄浦江畔，凉爽的

江风拂去了白天的燥热，而我的眼前闪过了家
乡的二道河，闪过了老街头的那眼古井，闪过了
秋的田垄泛起的金波。

这黄浦江的风，不正来自我的皖西老家么！

福利院的衣柜
罗 菊

沁心乡亲一缕风
赵克明

诗诗与与画画

窗台上的茉莉开了第三茬，白
色的小瓣悄无声息地坠在绿叶里，
却香地很大胆，一股脑地灌满整个
客厅。周六清晨，我唤起小爱音箱，
周深的歌声水一样流出来———“乌
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
在手里捏成棉花糖……”调子轻，词
却沉，我握着拖把的手顿了顿，忽然
就笑了。

这日子，当真像他唱的。
刚拖过的地板湿漉漉的水痕映

着晨光，蜿蜒出一道道亮痕，我光脚
踩上去，凉意顺着脚心爬上来，混着
那点清香，竟让人无端觉得，日子是
该这样过的——— 简单，却有点自个
儿的小讲究。

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总来得猝
不及防，正躺在藤椅里看阳台外的
树，手机就响了。是网格群里消息，
说36号楼李姨家的阳台水管又堵
了，污水返上来，淹了半个阳台。我
撂下书就往那儿赶。

到的时候，李姨正拿着拖把仔
细地清理着，见我来了，歉意又委
屈：“姑娘，又得麻烦你……”她家
情况我清楚，儿子在外地，老伴儿走
得早，什么事都自己扛。我挽起袖子
就给物业程经理打电话，语气忍不
住急了点。程经理在那头支支吾吾，
说工人早排满了。我站在湿漉漉的
阳台上，听着电话里的推托，还有李
姨在旁边大气不敢出的样子，刚才
被茉莉香和《小美满》攒起来的那点
安宁，一下子就散了。

可又能怎样呢？日子就是这样。
我吸口气，换了个声调：“程经理，
李姨中午饭还没吃呢，您就当帮帮
我……”好话说尽，那边终于松口，
说马上安排人来。

等待时，我帮李姨清理阳台。阳
台污水味道不好闻，她却翻出一瓶
自制辣酱要塞给我：“自己种的辣
椒，香得很！”我推辞，她执意要塞，
那酱瓶温热，还带着她手心的汗湿。
我最终接了，沉甸甸一瓶，像接住了
一份滚烫的心意。

推让时，手机从兜里滑出来，
“啪”一声掉在地上。屏幕朝下，那
声响脆得我心都揪起来了。捡起来
一看，屏幕裂得跟蜘蛛网似的，心一
下子凉了半截。李姨在旁边一个劲
儿道歉，我反倒笑了，赶紧安慰她：

“姨，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嘴
上说得敞亮，手指头却抖着去撕那
层磨花的旧膜。膜一撕，底下的屏幕
竟完好无损，光溜溜的跟新的一样！
那股子高兴劲儿，跟捡着个新手机

似的。你看，生活刚吓你一跳，转头
就塞给你颗糖。

修水管的师傅终于来了，活干
得利索。送走他们，我拿着那瓶辣
酱回办公室，竟在单元楼门口撞见
一队迎亲的人马，大红喜字贴了满
车，礼炮屑炸得遍地斑斓，空气里
都是喜悦的味道。新人笑得见牙不
见眼，我下意识替他们推开旁边的
电动车，新郎大声道谢，塞过来一
把喜糖。糖纸金闪闪地硌在手心，
这“开门见喜”，让我一整天脚步都
轻快。
下午，邮箱叮咚一声响。上次投

给报社的稿子，竟被采用了，附了稿
费通知单。钱不多，却足够让我对着
电脑屏幕傻笑了好一阵。那是文字
带来的认可，比什么都甜。
黄昏时下班，骑上我的小电动

车。忙碌一天，身心俱疲，可穿过大
桥时，河面的风毫无预兆地扑过来，
鼓荡起我的衬衫。我停下车，趴在栏
杆上贪婪地看：天空烧成橘红色，云
朵胖乎乎地飘着，河水把它们统统
揉碎，荡成满河粼粼的金片。那一
刻，什么堵心的事都忘了，只觉得肺
腑被清风洗过，通体舒泰。这美景，
不要钱，却最是奢侈。
回到家，发现早上匆忙间掉在

楼道的老式发卡，竟好好地别在门
把手上，准是邻居看到给留的。这小
东西不值钱，却跟了我好多年，失而
复得，心里满是暖暖的感激。

夜彻底静了下来，我坐在打扫
干净的屋子里，再次播放《小美
满》。歌声依旧，心境却不同了。这
一天，揉了污水的气味、辣酱的冲
劲、屏幕碎裂的惊心、喜糖的甜腻、
稿费的单薄和河风的浩荡。

生活从来不是一首完美和谐的
协奏曲，它是各种声音的集合———
抽水的呜咽、手机落地的脆响、礼花
的炸裂、键盘的敲击、风掠过河面的
轻柔。它们杂乱，却真实得要命。
我明白，那些随处可见的美

好，从来不是整块地端到你面前的
金子，它是沙砾里的金屑，你得低
下头，耐心地、一天天地淘洗，才能
在无数琐碎甚至狼狈的日常里，筛
出 那 么 一
点闪亮。

日 子
嘛，淡是淡
了点，可你
细细嚼，总
有 它 的 滋
味在。

日子里的光
严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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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的闷热，让人难眠，我踱至阳台，
城市已卸下喧嚣，陷入一片沉沉的睡意之
中。远处高楼上亮着零星灯火，如寒星寂寥
地点缀着巨大而幽深的夜幕。

阳台之下，路灯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
光晕里偶尔有人影匆匆掠过。更远处，医院
急诊室的灯光彻夜长明，那光芒仿佛永不
疲惫的眼睛，不知疲倦地注视着人间的悲
欢离合。我凝视着那束光，仿佛看见生命在
其中奔忙、喘息、抗争。

夜色浓重，凉风拂面，竟送来一丝不知
名的花香，若有若无，如同遥远记忆中一段
飘忽的旋律。花香过处，夜气微凉，远处传
来几声犬吠，更衬得夜之幽深。在这万籁俱
寂的间隙里，白日里被喧嚣淹没的细微声
响反而清晰起来：树叶在风中的摩挲，水管
深处隐约的滴答，甚至自己脉搏的低沉节

拍……世界似乎屏住了呼吸，只留下这些
细微的声响在耳畔低语。

此刻，对面楼宇的灯渐次熄灭，仿佛整
个世界正缓缓沉入梦境。只有路灯，依旧如
光的植物般生长在道路两旁，映照着空旷
的街巷。那些光柱笔直地刺向黑暗，它们所
照亮的，不仅是无人行走的夜路，更是人间
无数个未眠的守夜人。

我倚着冰凉的栏杆，目光越过沉睡
的屋脊——— 守夜
人固然孤独，然而
正因这孤独的守
望，才使长夜不至
沉沦；如同黑夜本
身，正以无边的沉
寂滋养着黎明的
胚胎。

深夜的阳台
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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